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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火戏到赞神歌

———近代太湖渔民仪式文艺的嬗变

裘兆远

　　摘　要：香火戏普遍流行于洪泽湖、微山湖两地渔民的日常生活中。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受
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人口锐减，加上北方黄河泛滥，水灾连年，大量苏北渔民沿大运河迁入太湖
流域，带来了香火戏。古代吴地巫风盛行，在太湖流域形成了较多的仪式剧与劝善类讲唱，它们
广受江南土著的青睐。南北渔民的混居，使得江南地区的神歌取代了北方香火戏的“唐六本”，
形成了近代太湖渔民独特的香火戏变种———赞神歌。对太湖渔民的赞神歌源流、曲艺变迁、仪
式文本等进行多角度解析，是进一步研究太湖流域渔民文艺的重要途径，借此可一窥南北水上
居民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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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下游以北至山东南部地区至今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傩俗文艺———香火戏。南通、连云港
地区称其为童子戏，以其仪式人员童子命名。扬州、盐城称其为香火戏或童子戏。南京六合地区
与安徽的天长、来安、盱眙等地原名香火童子戏，后改称为洪山戏。淮阴（现淮安）地区称其为香火
戏，山东南部地区称其为端鼓戏。苏北、苏中农民、渔民为谢神、祝愿、祈祷丰年，在春种秋收季节
经常在迎神赛会上演出小戏，演出者要点燃香火，“香火戏”因此而得名。①该戏在各地虽称呼不一，

但从其形式而言都在香火戏的范畴内，故下文统称其为香火戏。

关于江苏、安徽、山东地区普遍流传的香火戏，学界已多有关注与发微。朱恒夫②、曹琳③、车锡
伦④、黄文虎⑤、姜燕⑥等学者对江苏地区的香火戏关注较多，他们不仅深入田野收集一手资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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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资料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考证，取得了不少实质性成果。微山湖渔民群体中流传的端鼓戏也
是香火戏的一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便受张士闪①、刁统菊②等民俗学者的关注。学界从不同角度
对各地香火戏的考察，使得苏北、山东、安徽等地的香火戏研究连成一片。在这一香火戏片区中，

有一支香火戏伴随网船渔民沿大运河传入太湖流域，并且被太湖地区渔民广泛接受，它与太湖流
域的民间文艺相融合，形成了太湖网船渔民群体独特的香火戏变种———赞神歌。苏北香火戏艺人
的技能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唱、打、跳、攀、书、画、裱、戳”③。“唱”即唱十三部唐忏，“打”即打一手好
锣鼓，“跳”即跳神，是香火艺人的硬功夫，“攀”是表演杂耍，“书”是写各种榜文、表牒，“画”是指画
疏牌上的各种神像，“裱”即装裱一切画好、刻好的东西，“戳”即剪纸。太湖渔民的赞神歌即沿用了
八种技艺中的两种“唱”和“打”，太湖渔民的赞神歌艺人，一边敲镗锣一边赞唱神歌，香火用锣鼓伴
奏；“跳”“攀”在香火戏刚传入太湖流域时偶有表演，后渐废弛；渔民大多不识字，所以“书”“画”
“裱”“戳”基本不用。

一、太湖渔民的来源与香火戏传统

太湖和洪泽湖地处江苏，两者皆居中国内陆五大淡水湖之列。微山湖成湖时间较晚，明朝隆
庆年间微山湖、昭阳湖才局部形成，至清朝顺治中期，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才连成一片。

微山湖、洪泽湖、太湖都在京杭大运河的主干道上，借助运河的南北交通，三湖得以串联。三地渔
民凭借运河的水路优势穿梭流动，他们逐水而居，以船为家，捕鱼为生。

香火戏进入太湖流域主要受近代北方移民的影响。１９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江南地区人口
遭受重创，“１８３１年，苏州府九县一厅，‘实在人丁’３４０余万名，经清政府的中外联合清剿屠杀后，

１８６５年苏州府人口锐减，只剩‘实在人丁１２８万余名’”④，如此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导致苏、锡、常地
区遍地荒芜，荆草蔓生，１８６５年的《上海之友》记载：“运河两岸十八里都排着可爱的房舍，居民像蜂
群似的忙碌着。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沿途布满了数
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⑤苏南人口的锐减，为苏北移民迁入，提供了有利
条件。苏南水路交通便利，渔业资源丰富，山东、河南、安徽、淮安、盐城、扬州等地的渔民大量流入
太湖流域。其次，自然灾害与战争导致苏北向苏南大量移民。“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晚期的饥荒迫使大
量苏北人移居上海，１９０６年的灾荒又使许多苏北人流入上海，以至于上海在１９０７年成立一个江北
饥民委员会处理苏北难民问题。１９１１年、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３１年的苏北洪灾迫使更多人到上海谋
生。”⑥内战和日军侵华期间也有大量苏北人迁居江浙沪地区，“１９３７年大约有７５０００名难民涌入上
海，苏北人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⑦这群移民中也不乏苏北渔民，“清朝末期高邮湖、邵伯湖有一部
分渔民沿运河而下，从内河到外江，又沿长江、运河东至上海，在黄浦江岸浦东一带打鱼卖鱼并定
居”⑧。苏、锡、常地区，自然也是苏北渔民定居的首选。这些渔民按照家乡的习俗，每年要做“渔船
会”，便到家乡请“香火”到定居地做会。“香火艺人由做会发展为唱香火戏，进而改变为营业性和
娱乐性的搭台唱戏。”⑨在社会动乱，北方黄河决堤、淮水泛滥的社会背景下，北方渔民迁居江南，香
火戏也随之被带到了太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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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山湖与洪泽湖两地渔民的香火戏，张士闪在田野调查中找到了两者关系的重要线索，

他认为“端鼓戏演出使用的说唱念白，苏北方言味十足，反而与当地鲁南口音差别很大，这是我们
断定‘微山湖端鼓戏最初由洪泽湖区流传而来’的一个铁证”，加上“两个湖区一直存在着广泛密切
的联系，两湖渔民之间有着众多的家族、亲戚关系，生活习俗、艺术活动方面也声气相通，互有熏
染。”①陆忠伟１９６５年调查采访洪泽湖地区香火戏艺人陆学书时了解到“明朝洪泽湖大堤建成，湖
面面积扩大，山东来了一批渔船，从此渔民中就开始有端鼓戏的流传。”②对于两地渔民到底谁影响
谁很难认定，但微山湖与洪泽湖渔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可见一斑，香火戏在两地渔民俗信生活中长
期流传是不争的事实。

南北渔民的香火戏因地域差异而称呼不一，但三地渔民祭祀活动的仪式部分显示出高度的一
致性。渔民通常在举行做会等仪式活动时表演香火戏。主持香火戏的人员在长江以北称为香火、

童子、马披、端公，在苏南地区则称其为太保、堂门先生，它们都是古代巫的别称。太湖流域在《宋
史》中便有“水仙太保”③的记载，《书斋夜话》谓“今之巫者，言神附其体，盖犹古之尸。故南方俚俗
称巫为太保，又呼为师人，师字亦即是尸字，与师声相近也”④。元代又有记载“江淮迤南风俗酷事
淫祠，其庙祝师巫之徒，或呼太保，或呼总管，妄自尊大，称为生神”⑤。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中称
“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皆然。此前朝俗语，相沿之旧习
也”⑥。《唐明律合编》曰“师者即今行法之人称法师者。巫者降神之人，端公、太保男巫之伪号，师
婆女巫之伪号”⑦。仪征李斗《扬州画舫录》云：“傩在平时，谓之香火，入会谓之马披。马披一至，锣
鼓震天。先至者受福，谓之开山锣。”⑧苏北香火戏的分工比较明确，香火负责念忏、说唱，童子负责
跳舞驱傩与降神。关于渔民香火戏仪式人员的来源与分工有一则传说：

　　唐太宗时有五位书生进京赶考，途中结拜弟兄，由于川资用尽，行程受阻，到京时考期已
过，于是五人合伙弹唱为生。大哥打花鼓，二哥拉二胡，三哥唱游记，四哥唱道情，五弟吹笛
子。唐皇李世民听说他们演唱精彩，就请五兄弟到金銮殿的地窖里去演唱，并故意请来四川
鹄鸣山张天师到金銮殿捉妖。张天师用照妖镜一照，并未发现妖怪，见五个凡人在地窖中弹
唱。张天师心想：“若不杀这五人，金銮殿弹唱之声不绝，必定有人会说我法术不灵”便用剑斩
杀了这五人。五兄弟被斩杀后阴魂不散，闹得皇宫不宁，皇娘染病，请太医治疗无效。正在此
时，皇宫前来了一个道士、一名香火和孔九鬼三人，带着告乍、锣鼓、刀鞭、大印等物品，自称能
拿妖捉鬼，治病救人。门卒报告，唐皇即宣三人进宫。道士先用告乍卜卦，香火敲锣击鼓，孔
九鬼走阴差，到阴曹地府查明，在宫中有五个冤魂作怪。于是置办供品，敬神了愿，皇娘病愈，

宫中安宁。唐皇龙颜大悦，当即封道士和香火为“神门法司”，封孔九鬼为“堂门法司”，各授朱
砂方印一枚。从此两位神门一位堂门三人合一传道降妖。⑨

太湖渔民赞神歌的仪式人员一般集神门法司与堂门法司的身份于一身。瑏瑠 渔民迁入太湖流域
后，远离家乡，为抵御自然灾害、提高生产效益，渔民相互合作，在同宗、姻亲之间结成渔帮，少则数
十户，多则几十户共同生产劳作。每个渔帮内部都有专人负责渔户的祭祀、驱傩、医疗等活动。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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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门法司主要在做会时进行香火戏表演；堂门法司则主要为渔户举行驱疫治病仪式。



民香火戏艺人也有自己的活动经营范围，在苏北称为“方”，苏南则称为“门图”，他们所经营的范围
从一个渔帮到数十个渔帮不等，经营范围广的艺人被称为“大先生”。旧社会赞神歌艺人为渔民做
会主要分集体做会和私人做会两种。集体做会指组织船户集体进香做香火会，这与江南地区的岸
民香会一样，香火戏艺人带领船户至杭州灵隐寺、普陀山、莲泗荡刘王庙、湖州石淙太均庙、姑苏上
方山等地进香做会。这些进香地点中，渔民公推莲泗荡刘王为自己的香火主，大量网船渔民每年
清明期间在莲泗荡汇合结香社，举行“网船会”，也叫“刘王会”“南朝会”“猛将会”。渔民的香汛与
江南的俗信环境相吻合，因此北方迁徙至江南的渔民在南方的祠庙空间里开展祭祀活动也并未与
岸民之间产生不和谐与冲突。私人做会主要包括驱邪逐疫、喊愿心、做常年。驱邪逐疫是渔民中
流传的古老傩仪，通过表演“舞火链”“咬秤砣”“站双刀”“净船”等仪式实现驱邪的愿望；喊愿心是
渔民主家生病或家中遭遇意外，请赞神歌艺人在家中待神喊愿，事成则需“还喜愿”，事情不成或者
病人亡故仍会请香火戏艺人来家举行“还苦愿”，相比“还喜愿”，“还苦愿”的规模较小，仪式简单；

做常年是渔民为求渔业丰收，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待神仪式，每年或隔一年在自家船上举行一次。

在江南地区的岸民中，家中有儿女结婚则请堂名艺人主持“待花筵”祭祖仪式，苏北渔民迁徙至太
湖流域以后也举行“待花筵”仪式，渔民的“花筵”由赞神歌艺人主持，仪式流程照搬堂名艺人的做
法，是赞神歌艺人在江南地区拓展的新业务。赞神歌艺人根据不同地区客户的需求而不断改变仪
式内容，如渔民赞神歌艺人的驱傩武戏，刚开始随苏北渔民一起进入太湖流域，因武戏表演的技术
要求高，又与江南岸民的民俗格格不入，传入太湖流域不久便逐渐消亡。至今太湖渔民祭祀仪式
中已经很少能见到“舞火链”“咬秤砣”“站双刀”等傩仪。

二、太湖渔民香火戏的传承与变异

渔民中香火戏艺人往往子承父业。苏北渔民在举行香火戏时设“内坛”与“外坛”，内坛表演
“文戏”，包括念忏、坐唱，外坛表演傩戏，也称“武戏”。太湖网船渔民受网船空间限制，往往只有一
坛，赞神歌艺人凭当日活动主题确定是举行文戏还是武戏。文戏主要是赞唱神歌娱神，武戏即驱
鬼逐疫治病，武戏表演较为粗犷，渔民也称其为“吃横肉”。太湖渔民赞神歌艺人服务的渔民群体
稳定，服务的对象大多是与香火戏艺人同时期来到太湖流域的渔民，导致其表演形式固定。受渔
民群体数量限制，渔民的香火戏艺人往往只需父子相传就能满足一个渔帮日常祭祀与娱乐活动的
开展要求。父子相袭的传承方式与渔民群体的日常生活需求相适应，它保证了渔民香火戏艺人群
体的生态平衡。如上文提到的微山湖渔民，数代人之后仍然沿用苏北口音传唱香火戏，显示了渔
民香火戏传承的稳定性。但渔民俗信仪式与文艺传承的生态非常脆弱，一旦艺人没有男性继承
人，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香火戏艺人则要启动古老的方式来培养新的艺人。香火戏艺人遇到渔
民中有孩子体弱多病，经孩子父母同意，向神喊愿，允诺孩子康复后学习香火戏，这时技艺的传承
便可打破血缘传统，以师徒身份传授。

近代以来，各地香火戏不断变革创新，演唱内容实现了在地化，表演形式由草台向舞台过渡。

如山东地区的端鼓说唱进入城市，成为深受民众欢迎的具有山东地方特色的戏曲声腔，即“齐剧”
“山东姑娘腔”，这一剧种流传各地，乃至北京地区。① 苏北地区香火戏也结合各地小曲而演变为独
具特色的地方戏，典型的如淮剧、扬剧。淮剧发端于盐阜地区的香火戏，在香火戏基础上又吸收
“梆子戏”“老徽班”“苏北京戏”“门叹词”“三可子”“江北小戏”“南淮海”“江淮戏”等盐阜地方戏，被
称为“江淮戏”。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苏北遭遇灾害，盐阜地区香火戏艺人逃难至上海，香火戏艺
人从唱大篷发展到戏院演唱，“江淮戏”发展成为江苏三大剧之一，１９５３年晋京演出，“江淮戏”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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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定名为“淮剧”。① 扬剧最初是扬州地区锣鼓配乐的香火戏，因上海地区渔民做会邀请，传入上海

称为“大开口”，在上海地区与花鼓戏“小开口”融合成为“维扬戏”，因用扬州方言演唱，俗称“扬州

戏”，１９４９年以后统称“扬剧”。②

端鼓是微山湖与洪泽湖两地渔民香火戏的重要道具，因其象征内容多元，舞台功能丰富，在渔

民香火戏表演中有重要用途。香火戏艺人无论“开红三”③还是降神都需要端鼓的辅助。清脆的鼓

声也给渔民做会带来神圣感和无限的空间遐想。苏北渔民进入太湖流域以后，渔民围绕太湖流域

生产生活，渔民香火戏唱腔沿袭扬剧的曲调较多，被称为“扬歌调”，乐器上仍保留锣鼓伴奏。只是

用半鼓取代了端鼓，鼓的形制虽发生改变，但其功能仍与端鼓无异，这与渔民的香火戏受江南地区

器乐文化影响有关，同时也是渔民香火戏受岸民说唱艺术同化的一个缩影。苏北地区香火戏演出

活动较多，岸民与渔民之间的香火戏艺人可以相互客串，渔民香火戏表演还可适时借鉴岸民的香

火戏唱腔与曲目。太湖渔民香火戏的传播相对曲折。从传播路径看，苏北香火戏应该先传入上海

以后再传到苏州、湖州等地。从演唱形式看，扬剧对太湖流域渔民香火戏的唱腔影响较大，太湖渔

民所赞唱的“扬歌”更接近扬州香火戏“大开口”。苏北地区香火戏表演时演唱的“唐六本”（如《袁

樵摆渡》《斩龙卖卦》《唐王游地府》等），在太湖渔民的神歌中已不见其踪影，但“唐六本”被上海石

印书局改编为宝卷后刊印的情况十分普遍。清末扬州香火戏传入上海以后广泛使用通俗的“七字

书”，演唱各种“记”，如《琵琶记》《牙痕记》《柳荫记》《合同记》《三元记》，以至扬剧界旧有“十戏九

记”之说④，这是香火戏从原始形态的民间傩戏向舞台剧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太湖渔民的赞神歌在音乐上主要分锣鼓伴奏与清唱和歌两种。锣鼓伴奏沿用扬剧的锣鼓调，

每唱完一句敲五记锣，十三记鼓。曲调有洛阳调、山歌调、因果调等，清唱时渔民香客用“接罗来”

的方式唱和。渔民清唱的和歌带有典型的江南特色，太湖渔民赞唱神歌的曲调与宣卷的曲调有着

密切联系，渔民赞神歌的洛阳调、山歌调、因果调以及和歌调都能与太湖流域的宣卷曲调相对应，

与太湖流域的宣卷相比，渔民神歌的曲调较少，仪式性较强，娱乐性较弱。太湖地区的网船渔民受

水上生活限制，从苏北迁徙至太湖流域以后基本没有受教育经历，他们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上岸后，

子女才开始与岸民一起接受教育。老一代渔民的神歌都是在待神活动中耳闻心记，有的孩子七八

岁就帮助父亲打下手，一边参与祭祀，一边学习香火戏赞唱神歌，通过几十年的观摩把父亲的一身

手艺学习无余。太湖渔民不能阅读文本，所以他们所积累的神歌内容十分有限，这是导致太湖渔

民赞神歌未能朝戏剧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渔民没有把“唐六本”带到太湖流域的原因之一。

苏北地区的香火戏有专门的香火赞唱神歌，太湖流域渔民做会受经济等因素限制，根本无法请专

业的香火戏艺人表演，只能由渔帮内部的兼职艺人来主持，导致神歌内容单一。相比曲艺，仪式对

渔民的俗信生活意义更大，渔户对渔帮中赞神歌艺人在曲艺上的素养要求不高，有的艺人根本不

会赞唱神歌，也不影响渔民俗信活动的开展。这导致江南渔民的赞神歌在文艺上逐渐衰退。香火

戏与地方曲艺相结合演变为淮剧、扬剧与太湖流域的赞神歌，这种在地化演变，说明了香火戏在使

用搭配曲艺方面的灵活性与随意性，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太湖渔民神歌文本的嬗变

苏北渔民进入江南以后，起初延续苏北原有的信仰传统，在渔帮定居的场所建造“大王庙”“七

公堂”“龙王庙”祭祀苏北原有的洪泽湖大王、高邮湖七公等地方神，但因江南地区岸民的俗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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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小秋：《论盐阜地方戏对淮剧发展的影响》，《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参见刘一飞：《早期扬剧在上海》，《艺术百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仪式人员在武场时用神刀开差，在额头开三刀，称为“开财门”，在胸口开三刀，称为“开心门”，在手臂开三刀，称为“开堂门”。

参见刘一飞：《早期扬剧在上海》，《艺术百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十分活跃频繁，苏北渔民定居太湖流域以后，大量江南神祇取代苏北的地方神进入渔民俗信世界，

如莲泗荡刘王、石淙太均、虎山东岳、上方山太姥、金泽杨爷、章家坝十二位亲伯、西山五老爷、南皋
桥黑虎大王、临湖咀天妃、淀山湖金总管，以及各地城隍、土地等等。来到江南的每个渔帮都有自
己的香火主，渔民选择香火主是就近原则。早年苏北渔民进入太湖流域，往往会找渔业资源丰富、

水面开阔的地方定居，定居的渔民则把就近较有灵响的神祇认定为香火主，并刻像在家堂中供奉。

供在家堂中的神祇被渔民称为“靠背”，渔帮中的赞神歌艺人认定了固定的“靠背”以后，往往将其
推广到自己所服务渔帮中各个渔户的家堂内。渔民受生活作业的流动性影响，他们的“靠背”往往
不止一个，按照生产捕捞的空间格局，渔民有“南北四朝”的俗信系统，这种神灵体系的建构传统也
是苏北渔民俗信的特点，其东南西北所对应的神灵可以随生产捕捞区域范围而变动，这种差序式
俗信对象的产生是渔民流动性生产生活的必然要求，在渔民观念中神祇的灵响受距离限制，神祇
的护佑功能会伴随着距离的拉长而减弱。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北方神灵在太湖流域灵响大减，渔
民必须就近寻找新的“靠背”，太湖流域“南北四朝”神祇组合应运而生。太湖渔民在举行赞神歌活
动中赞唱的神歌便是“靠背”的历史与传说。这些神祇在江南岸民的俗信生活中历史悠久，如观
音、刘猛将、太姥、五圣、太均都有固定的讲唱文本，如观音主题宝卷就有《香山宝卷》《金沙滩救劫
宝卷》《卖香宝卷》《观音度黄公黄婆宝卷》《妙音宝卷》等数种，《刘猛将宝卷》在太湖流域也十分常
见，它是农民做青苗会时的重要文本。而这些神灵，也在太湖渔民中以神歌的形式不断传唱、变
异、发扬。

《刘王神歌》讲述刘猛将出生到成神的故事。渔民称刘王为“普佑上天王”。关于刘王的传说
可参见《互文形塑：刘猛将传说形象的历史辨析》①，该文对刘猛将传说在太湖流域的演变做了深入
的分析。太湖流域的网船渔民每年清明在刘王庙做社，参与网船会。清末莲泗荡网船会规模空
前，是江南网船渔民的盛会。网船渔民在刘王庙待社，短则一日一夜，长则数日，长时间的香火会
使得渔民在岸民《刘王宝卷》与《刘王宝忏》基础上不断增加刘猛将传说的故事情节，延长演唱时
间，以满足长时间做会的需要。除了刘王庙做社，渔民每次做常年、喊愿心等待神活动都要赞唱
《刘王神歌》。

《观音神歌》在渔民中的存量最多，各类观音主题的宝卷在渔民中都有与其相对应的神歌。观
音神歌中《卖鱼娘子度马二郎》《观音度黄公黄婆》的唱词生动发噱，特别用和歌调赞唱时，数百个
渔民一起用“李罗来”和歌，声势浩大，悠扬的歌声让渔民数日做会的疲惫在互动中消散殆尽。

上方山太姥与南堂太均是太湖渔民俗信中比刘王历史还要久远的两位重要神祇，早在清乾隆
年间的《太湖渔风》中便有“聃无疾病使心焦，龟卜看来纸马烧。巫女跳神神降语，北朝圣众答南
朝”②的诗句，北朝圣众即是以上方山为中心的北太湖地区的神祇群落，南朝圣众即是以南堂太均
为中心的南太湖地区神灵系统。上方山神灵在江南一直被认为是赐予民间财富的重要神祇，渔民
对渔业丰收的渴望以及渔民水上生活的各种隐患，让他们对上方山俗信充满期许与寄托。直到汤
斌禁毁上方山五通神以后，渔民把其中的一支香火迁徙到太湖西山岛继续供奉，并且对五位灵公
的职能进行分工，使他们与西山地区的五个产业紧密结合，成为各行的行业保护神。其中第五位
灵公专门分管水上渔民，而受渔民的特殊供奉。上方山五圣往往与渔民的家堂俗信密切联系，渔
民在家堂中把五圣与祖先并祀，足见五圣对江南居民俗信生活影响之深。

南朝太均是太湖渔民产妇与儿童的保护神，旧时渔民医疗设施缺乏加上儿童在水上的各种溺
亡事故，渔民产妇、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较高，祭祀太均反映了渔民对妇女与孩子保护神的依赖。

赞唱《金元七相神歌》的艺人相对较少，金元七相是淀山湖、澄湖以及东太湖地区渔民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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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泳超：《互文形塑：刘猛将传说形象的历史辨析》，《民族艺术》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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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其神歌在昆山与上海地区的渔民中间流传较广。《北雪泾神歌》《亲伯神歌》《先锋神歌》产生较
晚，都是渔民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新创的神歌。《伤司神歌》《南歌》属于吴方言区的小曲，用山歌
调与春调传唱。

渔民香火会中所唱神歌完全被江南的固有俗信文本所取代，这也是渔民俗信之所以能在各地
生根的一个重要原因，迁居太湖的渔民凭借香火戏的仪式传统，积极与地方文艺相结合，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太湖流域渔民文艺。

四、结　语

相比岸民，渔民生产流动不定，生活空间闭塞。受语言、环境等影响，学界对微山湖、洪泽湖、

太湖渔民的文艺活动关注研究较少。林敬智的研究让大众初见微山湖渔民生活的端倪。① 受特殊
时期社会运动影响，较长时间内渔民香火戏艺人对香火戏持怀疑态度，不愿再从事香火戏表演。

随着微山湖“端鼓腔”与洪泽湖渔鼓舞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两地渔民仪式人员开始转变态度，向
关注他们的学者敞开心扉。但太湖渔民赞神歌的传承保护却不容乐观，苏南地区渔民与岸民生活
分离，很少有人关注这群水上居民。受语言、地理空间等条件限制，苏南渔民的赞神歌很少能够被
外人听懂。太湖渔民对自己举行赞神歌活动又多持保守态度，在举行仪式时总把渔船开进港汊偷
偷举行，更加速了太湖渔民赞神歌民俗的消亡。

香火戏从苏北传入太湖流域，其中“文戏”的“唐六本”嬗变为独具特色的渔民赞神歌，古老的
“武戏”在太湖流域消失殆尽。香火戏在太湖流域的嬗变与太湖流域的民俗、曲艺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近代以来，太湖流域文艺形式丰富，苏剧、锡剧、沪剧、弹词、宣卷、堂名等充斥岸民生活。苏
北渔民定居江南，被动地接受江南岸民文化，加上神圣空间的改变，使江南神歌取代北方流行的
“唐六本”成为必然。太湖流域渔民生活空间的相对封闭，使得赞神歌始终在江南渔帮中流行，他
们上岸后在岸民文化的冲击下，其赞神歌无论形式与内容都在加速萎缩，原来复杂的仪式流程被
简化，直到与岸民日常俗信仪式无异。太湖渔民香火戏的快速消亡，正好给我们考察俗信文艺由
原始走向现代提供了样本。在明确大运河上三地渔民仪式传统的前提下，对于考察中国内地渔民
的俗信与文艺可以提供一点整体考量的思路，但真要对太湖渔民的俗信文艺进行深入探索，还有
待更多有心人士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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